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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区域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影响机理、

现实瓶颈与优化路径

罗 哲  史 彪

摘 要：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实体经济，持续助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也对劳动力技能与就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催生新业态、扩大产业规模、延伸产业链条，

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推动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发展，提升劳动生产率、替代常规性任务、提

高技能标准，引致就业总量、结构与质量的深层次调整。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增进民生福祉意义重大，但当前两者协同发展仍然面临就业扩张效应与收缩效应结构性失衡、宏观政策与就业

政策协同性不强、人力资本供给难以适配市场技能需求、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分化、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等现实瓶颈。为了有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给就业带来的冲击，有必要完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机制、

优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模式，弥合地区人工智能鸿沟、缩小就业质量结构性差距、构建适配新型劳动关系的社会保

障体系，积极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就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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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经历深刻变

革。以 DeepSeek、ChatGPT 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大模型落地普及，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迈入全

新阶段，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时代

已然到来。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代

表性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有着极强的产业渗透属

性，可深度嵌入各类经济活动，改变原有生产和运

营方式（何勤等，2023），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引擎，并从根本上改变产业运行的底层逻辑和

劳动过程的基本形态。早期人工智能依托自动化

和机器人技术承担标准化、程式化的任务（莫荣等，

2025），而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转型由传

统自动化阶段迈向全面智能化阶段，对就业市场的

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世界经济论坛报告预测，

2025 年至 2030 年，人工智能与信息处理技术或将

替代全球约 900 万个就业岗位；国际劳工组织研究

显示，全球近四分之一的工作岗位都将受到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直接影响①。在此背景下，积极应对人

工智能对产业格局与社会形态的影响，已成为我国

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落实的战略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

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挖

掘服务业、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为“十五五”

时期统筹推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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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体现在总量协同、

结构协同与质量协同等多个维度，要求将就业优先

目标深度嵌入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全过程，实现就业总量基本稳定、就业结构与

产业结构动态适配以及就业质量同步提升。面对

人工智能加速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态势，在培育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

中，如何持续稳固产业的就业承载能力，依靠产业

发展拓宽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依托充足优质

劳动力支撑产业迭代升级，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

统筹破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基于此，本文结合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的新

特点、新趋势，梳理产业转型影响就业的作用路径

以及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剖析当

前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面临的现实瓶颈，并提

出人工智能时代推动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

实践路径，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实现高质

量充分就业提供经验依据和参考借鉴。

二、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向实体经济广泛渗透，

学界围绕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与就业的影响开展

了广泛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人工智能对产业转型的影响。产业转型

是涵盖产业结构高级化、生产方式智能化、业态模

式融合化的复杂过程。既包括劳动力、资本等生产

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流动与再

配置，也包括产业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状态的演

进（刘建江等，2021），更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

技术持续向各个产业输出渗透（张露等，2026），对

传统产业从生产方式到组织形态实现系统性重塑。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与

改进生产流程（Kang et al., 2025），推动行业技术升

级与创新，加速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朱四伟等，

2024），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徐政等，2025），推动

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李杰等，2026）。特别

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较强的自适应能力和更高

的灵活性，可以更好地嵌入多元应用场景，成为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王怡颖等，2026）。

二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学界基本共识

是，人工智能对就业具有替代、创造、技能增强等多

重效应。替代效应方面，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

术 ，最 直 接 取 代 的 对 象 是 具 体 任 务（Arntz et al., 
2016）。以美国为例，每千名工人中增加一台工业

机器人，将导致就业人口占比降低 0.2%（Acemoglu 
et al., 2020）。国内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会降低劳动

力市场总需求（易宪容等，2026），促进诸多领域实

现“机器换人”（罗俊，2026）。创造效应方面，高技

术产业发展不仅需要技术人员，还催生配套服务与

管理岗位，间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余泳泽，2025）。

技能增强效应方面，人工智能在替代重复性常规任

务的同时，提升了高技能岗位工作的专业深度（李

楠等，2023），推动劳动者转向更高附加值的工作岗

位（Engberg et al., 2025）。

三是人工智能对职业的影响。“零工化”往往被

视 为 人 工 智 能 改 变 职 业 形 态 的 先 期 迹 象 之 一

（Boyan et al., 2026）。但随着人工智能在多工作场

景的渗透，职业作为包含一组特定任务的工作类

别，也面临整体性替代风险（龚遥等，2020）。比如，

对于金融（Acemoglu et al., 2022）、新闻媒体（Sonia 
et al., 2026）等行业，人工智能可能替代部分岗位。

但也有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长期职业晋升具有赋

能效应（刘渝琳等，2026）。

四是就业结构的极化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将

社会结构引向两极化，进而改变工业化以来附着于

就业的社会运行底层逻辑（王春光等，2026）。工业

智能化促使先进设备替代初高中学历劳动力，增加

对高、低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就业结构呈

现两极化特征（孙早等，2019），可能在中短期内造

成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业（蔡跃洲等，2019）。

五是产业与就业协同的关系。我国劳动力存

量规模巨大、技能结构亟待提升，不能脱离就业容

量而单纯追求产业的高端化（汪雨雨等，2026）。王

阳等（2026）认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匹配是一个

动态的、相对的、螺旋上升的平衡过程，呈现平衡—

失衡—再平衡的循环演进特征。人工智能在短期

内通过任务重构与资本扩展产生结构性替代压力，

但长期净效应取决于制度适配、教育体系转型与社

会保障完善程度（吕瑛等，2026）。

综上，现有研究在人工智能的产业升级效应、

技能增强效应以及就业替代与创造机制等方面形

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积累。但是，关于人工智能时

代产业转型影响就业的理论逻辑、产业转型与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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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以及治理路径等方面，相关研

究仍有待深化。一是多数研究仅将人工智能视为

一种技术创新，侧重于分析其对就业的替代与创造

效应，未能将其嵌入产业发展的整体框架加以考

察。二是关于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仍

相对薄弱。现有文献多聚焦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

构的匹配关系，而就业涉及就业规模、就业质量与

就业环境等多重维度，产业转型还涵盖技术革新、

新兴业态培育等方面。在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

的背景下，有必要将人工智能、产业转型与就业协

同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系统审视其内在关联。

三、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影响就业的

作用路径

人工智能广泛渗透产业发展各环节，使得产业

转型对就业的影响突破传统的劳动力在三次产业

间转移，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特征（见图2）。

（一）产业转型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

第一，产业转型的就业扩张效应。历史经验

表明，每一次自动化浪潮最终都创造了大量就业。

第一次通用技术变革推动农业革命，创造了大量

制造业部门就业；第二次通用技术变革推动工业

化革命，带动了服务业就业规模扩大（孙志燕等，

2025）。与历次技术革命一致，人工智能通过提高

生产效率扩大了就业规模，并通过驱动产业转型

开辟了更为多元的创造渠道。一是新业态新模式

持续涌现，拓展新就业空间。熊彼特的“创造性破

坏”理论揭示了技术革命通过摧毁旧结构、催生新

形态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人工智能可以被

解释为计算机模仿智能人类行为的能力，扩展了

包括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内的技术范围（Syam et al., 2018），催生了智能制

造、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等新兴产业，增加了工业

智能设备维修师、工程师等中高技能工作岗位需

求（汪前元等，2022）。2025 年 5 月，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公示，拟新增养老服务师、跨境电商运营管

理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 17 个新职业。二是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劳动力需求。从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阈看，产业升级不仅能加速

资本增殖、提升全社会利润，也能通过提升整体经

济效率、扩大经济规模，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人工

智能兼具资本和技术双重属性，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不仅能提升企业就业净增长率（周十同等，

2026），而且提升了大多数工人的生产力，当产品

与服务的边际成本大幅降低时，将激发潜在消费

需求，需求牵引供给促进生产端扩大生产和服务

规模，进而创造出更多就业需求。三是产业链条

延伸拓展，形成就业乘数效应。传统自动化技术

的创造效应内生于同一产业的规模扩张，而人工

智能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拓展，在多个环

节生成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具体来看，当核心产

业每增加一个单位最终需求时，不仅要新增劳动

力，还需要从上游采购数据服务、算力资源、技术

模块等中间投入品，而这些上游供应商在扩大生

产时又会进一步增加劳动雇佣。以具身智能行业

为例，人形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制造业、文旅、商贸

等场景，并且在机器人训练、检测认证、保养维修

和 应 用 开 发 等 领 域 创 造 大 量 新 职 业（盛 丹 等 ，

2026）。

第二，产业转型的就业收缩效应。一是产业高

端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导致劳动力需求缩减。人工

智能驱动产业向高端化转型，助力劳动生产率提

高，导致单位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投入降低，减少对

劳动力的需求。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国经济增长

更加依赖资本，资本排斥劳动、就业弹性系数降低

成为工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全

面渗透，将持续降低当前工作岗位价值、缩短工作

岗位生命周期、减少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促进人力资本价格提升，劳动力相对价格上涨，

进而影响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创造工作岗位的积极

性（Aghion et al., 1994）。二是产业智能化减少常规

性任务，引致传统岗位消失。传统产业升级中，技

术替代集中于标准化、重复性操作岗位，主要是通

过机器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提升生产效率和标准化

程度。同时人工智能具有节约劳动的功能。生成

式人工智能更接近于人类的工作范畴，凭借强大的

感知、推理与生成能力，使机器能够完成编码、研究

和问题解决等复杂知识工作（Ide et al., 2025），将替

代范围延展至研发设计、工艺仿真、专业诊断等知

识密集型环节，推动生产方式由体力和经验驱动向

数据驱动转变，未来可能冲击中层管理、调度规划、

资源分配等岗位。三是产业融合化提高岗位技能

标准，引致单一技能人才淘汰。人工智能遵循“数

110



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影响机理、现实瓶颈与优化路径

据化、算法化”的运算逻辑，能够突破行业界限，实

现全方位的行业渗透与空间扩散，“AI+产业”的融

合形态成为产业结构演进的新特征。产业融合化

使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边界日趋模糊，

“AI+物流”“AI+医疗”“AI+教育”等大量平台型产业

蓬勃发展，市场主体对劳动者复合型技能水平的需

求不断提升，既懂产业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

缺口扩大，单一技能人才将成为替代压力的主要承

受者。

第三，产业转型对就业影响的综合效应。产业

转型对就业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

段、应用深度、产业生态、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总

体来看，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对我国劳动力就业

总量的扩张效应将会大于收缩效应。大量历史经

验表明，新技术发展虽在局部和短期替代部分岗

位，但从全局动态地看，最终都通过产业转型实现

生产力的提升、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就业结构的优

化，形成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的动态平衡。但是，

综合来看，产业变革对就业的影响在时间、技能、空

间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从时间维度来看，收缩效

应集中爆发于转型初期，扩张效应需要更长孕育

期。人工智能技术一旦成熟，便迅速扩散推动产业

变革，企业首先在成本可控的环节引入人工智能以

替代人工，低技能岗位的可替代性叠加技能升级的

滞后性，致使就业格局呈现“收缩效应大于扩张效

应”的阶段性特征。而扩张效应随着人工智能渗透

率提升和产业生态的完善，对就业增长的带动作用

逐渐显现。从技能维度来看，先进技术倾向于替代

重复性劳动并助益知识型、创新型劳动者。人工智

能擅长处理可编码化的规则性任务，其广泛运用将

推动职业技能结构转换。程序性、规则性技能的就

业比重下降，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抽象思维的高端

岗位需求上升，而依赖人际互动和体力灵活性的基

础服务岗位，将保持相对稳定。从空间维度来看，

智能化水平高的地区扩张与收缩并存，智能化水平

低的地区收缩强而扩张弱。我国不同地区人工智

能应用和扩散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空间格局上呈

现从东到西递减的特征（封珊等，2025）。产业智能

化水平高的地区可能同时经历强烈的扩张效应和

收缩效应。对于产业智能化转型进程较慢的地区，

传统岗位被替代后，新兴产业因缺乏技术生态和人

才储备难以快速落地，则可能只承受收缩效应的冲

击，而未能享受到扩张效应的红利。

（二）产业转型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第一，劳动力在产业（行业）间的再配置。配

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

阶段演进，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重新配

置，就业结构也相应发生转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10—2024 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

36.7% 下降至 22.2%，15 年间累计减少 11633 万人；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 34.6% 上升至 48.8%，15
年间累计增加 9534 万人。2024 年，第二产业就业

人员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9.0%，基本已形成“三二

一”的就业格局（见图 1）。从行业来看，工业机器人

等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集中于制造业等传统

领域。人工智能的影响则更为广泛，其在加速中低

端制造业劳动力替代的同时，也对高技能、劳动力

密集型的服务业产生异质性影响。一方面，人工智

能与高技能劳动力在工业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

产制造、营销服务、运营管理等场景实现深度协同；

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服务等依赖情境适应与

复杂人际互动的服务型岗位，目前仍难以被人工智

能完全取代。

第二，从岗位缩减到任务替代的范式转换。传

统自动化技术作用于物理技能，主要替代流水线操

作、物料搬运、焊接装配等体力密集型劳动岗位。

人工智能技术则作用于更广泛的认知与社会技能，

并且主要替代岗位中的部分工作任务。例如，服务

业人工智能的渗透，加速替代了岗位中的标准化任

务，保留需要人际互动、创造性判断和复杂决策的

任务。劳动力配置逻辑还逐步呈现“跨任务”特征，

劳动力不仅在不同产业间流动，更在同一产业内部

的不同任务类型之间重新配置。这意味着，配置效

率的提升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对任务需求变化的

图1 2010—2024年全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及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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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速度与转换能力。

第三，人力资本供给从低技能向高技能升级。

计算机以及自动化技术有助于减少规则明确的常规

智力与体力劳动，中等技能、从事常规操作性任务的

劳动者被大规模替代。而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和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通过人

机协同重塑高技能劳动力的任务执行边界，增强了

人类的认知、分析与交互能力（何小钢等，2025），降

低劳动者跨领域工作门槛，推动留存岗位的技能需

求升级与技能复杂度提升，拥有技术优势和跨领域

工作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将获得更高的人力溢价。

（三）产业转型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

首先，劳动过程重构推动劳动条件改善。新一

轮产业转型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工作的形态和体验。

以往机械自动化通过替代体力劳动，直接改善了劳

动条件和工作体验。而人工智能作为代理人直接

参与到生产函数之中，使职业向非繁重、精简化、自

由化方向转变（王林辉等，2023）。在制造业领域，

智能劳动以智能机器为辅助，突破人类生理与技能

的局限，使劳动者远离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环境

（逄锦聚等，2026）。在现代服务业，零工经济、远程

协作、项目众包等就业模式成为常态，为劳动者的

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和职业类型等提供了灵活选

择。劳动者得以专注于创造性思维、情感关怀、跨

文化沟通等人类特有优势领域，工作的意义感、价

值感得以提升。

其次，产业平台化链条化促进就业生态优化。

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大量工作被分解为零散任

务，通过算法进行匹配与派单，为边缘劳动力提供

了就业机会。2025 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

过 2 亿人②，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

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等新蓝领群体月活

跃规模达 6767 万。另外，产业链的延链补链强链推

动产业从单一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等

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在价值链拉长的过程中创造多

元化的就业空间，提升了就业韧性，有助于防范规

模性失业风险。

最后，技能溢价扩大加剧就业质量分化。人工

智能驱动企业生产向“高技能劳动力—人工智能—

资本”组合倾斜，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之间的

就业质量差距，随着人工智能渗透率的提高而持续

扩大。一方面，人工智能带动技术含量高、创新导

向鲜明的高技能岗位需求增长，高技能劳动者与人

工智能技术形成强互补，其边际产出与工资水平同

步提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中低技能劳动者认

知提升相对有限（Enrique et al., 2026），中低技能群

体面临的人工智能替代压力加剧，工资增长缓慢甚

至陷入停滞。此外，人工智能固有的技术与数据壁

图2 产业转型影响就业的作用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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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可能导致大企业赢家通吃，从而削弱中小企业竞

争力（Babina et al., 2024），甚至通过算法管理与数

据优势强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地位，形

成效率与公平相背离的非对称分配格局（刘瑞翔

等，2026）。

四、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

产业是就业的根本载体，产业转型通过技术迭

代、结构变迁与组织变革重塑就业的数量、结构与

质量；就业是产业转型的重要支撑，劳动者通过就

业获取收入、形成消费能力，构成经济循环的微观

基础，反作用于产业转型的效率和方向。人工智能

驱动二者在动态演进中相互塑造，构成了产业转型

与就业协同发展的内生逻辑（见图 3）。

（一）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协同发展的最终目标

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的最终指向，是将技术进

步释放的效率红利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普遍福祉。

高质量充分就业超越了传统的“充分就业”概念，更

加关注劳动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实现，并最终

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具有人本

性、公平性和高效性的鲜明特征（赵万庆等，2026）。

在宏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涵盖更高质量的就业

机会、和谐的劳动关系、公平的就业环境与精准的

人岗匹配（侯冠宇，2026）；在微观层面，体现为劳动

者工作稳定、收入合理、职业发展通道畅通。人工

智能的加速渗透重塑就业质量的内涵，工作不仅意

味着一份收入，更关乎劳动者在技术变革中获得能

力提升、职业成长，以及实现有尊严的生活。

（二）就业总量相对稳定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就业总量决定了参与经济循环的劳动者规模，

也决定了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充分就业使劳动

要素被最大限度纳入生产函数，将潜在产出转化为

现实增长；反之，大规模非自愿失业不仅造成经济

效率损失，更剥夺了个体生存与发展能力。人工智

能产业化发展已成为重塑就业市场的重要力量，对

就业总量、就业技能带来多重效应。替代效应集中

于常规性、可编码任务，创造效应则在新业态、新产

业中缓慢释放。就业总量稳定并非要求岗位数量

的绝对不变，而是技术替代所释放的劳动力能够被

新兴岗位及时吸收，使失业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实

现就业规模在结构性变动中的动态平衡。

（三）产业与就业结构动态匹配是协同发展的

内在要求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匹配并非静态均衡，

而是遵循内在演化规律的动态过程（戚聿东等，

2026）。由于产业之间要素密集度与技术特征的

差异，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总是同步。例如，

制造业资本技术密集且增长快，但吸纳就业有限，

服务业知识技术密集、增长与就业相对同步。人

工智能加速了这一结构性分化的进程：常规性岗

位被替代，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两端扩张，就业结

构呈现极化，但单一产业的就业增减并不意味着

协同失衡。结构动态匹配的核心要义在于：被产

业升级释放的劳动力能够通过技能重塑实现就业

转换，在新的产业领域获得不低于原有水平的收

入与发展空间。只有当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受

阻、技能转换失效、福利水平下降时，才表明结构

匹配断裂。

（四）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协同发展的贯穿

主线

技术进步并非中性，它可以是节约劳动的，也

可以是增加劳动的。产业转型与就业是否协同，关

键在于能否在技术变革的进程中嵌入就业优先的

制度设计，使发展方式本身具备“就业友好”的属

性。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与中国经济结构转

型的双重背景下，构建就业友好型产业结构成为平

衡 产 业 升 级 与 民 生 保 障 的 关 键 路 径（余 泳 泽 ，

2025），人工智能的快速渗透使这一命题更为紧迫。

大量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环节后，就业吸纳能

力可能弱化。为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在宏观政策制

定中强化就业影响的事前评估、事中监测与事后救

济，将就业优先理念贯穿政策全链条，通过制度设

计矫正技术进步的偏差，使产业转型成为高质量充

分就业的引擎。

（五）人力资源供需高效匹配是协同发展的核

心支撑

产业转型愈是深化，对劳动力技能的需求愈

是多元。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效率，是衡量产业与

就业协同程度的重要标尺。良好的协同意味着产

业变革产生的技能需求变化，能够通过劳动力市

场的价格信号、岗位描述等信息载体，即时从产业

端传导至供给端。教育体系与职业培训体系据此

动态调整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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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频共振。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才需求已从“单一

技能”走向“技术素养+行业知识+人机协同”的复

合结构。人力资本的培育须遵循产业转型升级的

长期逻辑，既要立足当前产业用人需求进行适应

性储备，也要面向未来产业方向开展超前性人力

资本投资。

图3 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内涵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

面临的现实瓶颈

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效率跃升的同时，并未同

步创造出与之匹配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制度容纳空

间，使产业转型的效率提升难以自动转化为就业结

构的优化与就业质量的改善。

（一）扩张效应与收缩效应非对称性加剧就业

失衡

产业转型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扩张效应与收

缩效应的动态博弈，但两种效应在时间、技能、空间

等维度上存在错位。时间层面，从技术演进的阶段

性特征看，人工智能正以远超蒸汽机、电力和计算

机的速度渗透各行业，从 2022 年底 ChatGPT 的横空

出世，到 2026 年 GPT-5.4 的发布，大模型技术的迭

代以“年”为单位推进，远快于人类历史上历次工业

革命和技术迭代。当人工智能技术扩散速度快于

人力资本积累与制度调整时，产业转型升级创造的

新兴岗位在短期内难以抵消传统岗位的消失，就业

市场结构性失衡压力显著提升。技能层面，生成式

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文本生成、知识整合等

方面优势明显，大量非常规认知的技能任务面临自

动化挑战。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监测

显示，2025 年 1 月至 8 月，算法工程师、人工智能训

练师、数据分析师等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需求同比增

速超过 100%，而销售、行政、财务、法务等岗位需求

同比下降 10% 到 30%③。空间层面，人工智能赋能

产业发展红利加速向优势区域集聚，产业转型就业

扩张效应呈现空间失衡。东部地区凭借高企业密

度、完整的产业链和创新的商业模式，在研发投资、

专利布局和人工智能大模型适配方面处于领先，直

接拉动了用工需求，改善了信息不完全环境下的工

作搜寻效率，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截至

2026 年 6 月底，我国东部地区智算规模占比达到全

国的 55.9%，2025 年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山东等

五省（市）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合计占全国比重超过

80%④，而中西部地区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算力基

础设施建设与数据资源分布、技术应用及创新生态

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显著差距（高国力等，

2026），就业吸纳能力较弱。

（二）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性不强

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治理涉及科技、产业、教

育、人社、财政等多个领域。然而，当前政策协同机

制运作呈现碎片化特征，缺乏系统性的协同联动，

政策衔接效率不高、合力不足。例如，产业政策设

计逻辑长期以“效率”与“竞争力”为优先考量，其本

质上是从供给侧出发，重点扶持技术进步和生产率

上升速度快的产业部门，具有内在偏向性，无法协

调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就业之间的冲突（刘志彪，

高质量充分就业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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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在产业发展目标设定、产业布局调整、投资

方向选择、技术应用扩散、区域政策实施等产业转

型升级全链条，尚未真正嵌入就业优先理念；财政

政策侧重于减税降费、稳岗返还等惠企措施，但对

降低企业社保负担、激励增加就业岗位的支持力度

有限；投资政策侧重于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

存在“重物轻人”的惯性倾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

投资适配性有待优化（曹建海，2026）。另外，目前

人工智能政策主要聚焦内容安全、数据合规、伦理

审查等领域，对企业大规模部署人工智能可能带来

的岗位替代、技能过时等风险的监测、评估、预警及

应对机制尚未健全。

（三）人力资本供给难以适配市场技能需求

产业智能化发展持续提升就业技能门槛，对劳

动者的人工智能使用能力、跨学科跨领域知识整合

能力以及复杂问题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

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而

劳动者从受冲击岗位转向新职业，需要经历技能再

培训、职业匹配与地域迁移等多个环节，需要大量

时间与资金投入（Autor， 2019）。一方面，人力资本

形成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时间刚性，其调整速度

难以与技术进步保持同步（白延涛等，2026），特别

是传统教育理念和培养体系重构周期较长，技能供

给对价格信号和需求变化的响应不足；另一方面，

职业培训体系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产教评衔接不

畅，“订单式”“定岗式”培训覆盖面仍有待扩大。例

如，在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民生关键领

域，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市场的旺盛需求之间存在

显著不匹配。2025 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

口将近 3000 万人（雷世平，2025）。

（四）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分化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渗透，技术红利分配呈现

明显的非均衡特征（Massenkoff et al., 2026），导致劳

动收入份额在不同行业、不同技能层面呈现结构性

失衡。从行业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具有强资本偏向

特征，企业智能化产生的新增收益主要流向智能设

备与股东分红。在制造业领域，机器人普及应用导

致劳动在生产环节的直接投入强度降低，普通劳动

者的边际产出贡献减弱，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服

务业领域，业务流程数字化转型加快，低技能岗位

的收入水平可能下降，具备数字综合能力的岗位收

入水平将上升。从技能维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分配

效应呈现显著技能偏向性，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增幅

远高于低技能群体，叠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以

及重复性劳动需求下降，可能推高整体工资溢价。

但常规技能岗位稳定性、保障及发展空间远不及高

技能岗位，且缺乏跃升通道，市场价值严重贬损，劳

动收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五）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植根于工业化时代的“稳

定、连续、组织化”的标准雇佣关系，其运行机制高

度依赖单位缴费与属地管理。然而，人工智能加速

雇佣关系分化，导致基于传统“雇主—雇员”关系的

社会保障模式面临挑战。平台就业、任务型劳动和

零工经济快速扩张，“单位制”就业模式加速被灵活

用工、外包用工所替代。而掌握数据资源、算法能

力与技术基础设施的平台能够以更具技术性和隐

蔽性的方式嵌入劳动过程，使劳动者在劳动时间、

报酬获取等方面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余泳泽等，

2026）。现行社保体系难以适配劳动关系模糊、劳

动者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灵活等新就业形态特征，

部分平台企业通过主张“合作关系”规避法定雇主

责任，相当比例的从业者未被传统劳动保障制度有

效覆盖（贾开等，2024）。但倘若简单确认新就业形

态从业者劳动关系，将大幅增加平台企业责任与成

本，既不利于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也不利于吸纳劳

动者就业。

（六）重点群体稳定就业面临挑战

在技术变革加速的背景下，特定群体的人力资

本存量与产业转型的新要求之间产生落差。高校

毕业生、大龄劳动者、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往往被配

置于次级劳动力市场，面临更高的就业脆弱性和更

窄的向上流动通道。2026 年全国高校生预计达

1270 万人⑤，然而，人才链与产业链的协同面临专业

设置滞后于产业发展、校企合作呈现“校热企冷”等

机制性障碍，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资历偏向”方式

重塑劳动力市场，普通高校应届生成为受冲击最集

中的群体。2026 年 7 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

16—24 岁劳动力失业率达到 17.9%，较上月上升 3
个百分点，高于 2024 年和 2025 年同期水平⑥。45 岁

以上大龄员工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数字素养欠

缺，其再配置成本也更高，在智能化、数字化工作环

境中面临操作障碍、学习能力不足和转岗压力等困

难，易被边缘化或淘汰。此外，务工人员技能水平

115



区域经济评论 2026年第5期

普遍偏低，多数集中在建筑、餐饮、家政、快递等劳

动密集型行业，缺乏长期劳动合同保障，且难以适

应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岗位要求。

六、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的

优化路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关

乎经济增长质量、社会公平正义、治理体系现代化，

为破解当前存在的现实瓶颈，本文提出以下优化

路径。

（一）完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机制

完善全过程就业影响评估机制有助于准确识

别潜在风险，及时预判技能需求，为后续技能培训、

转岗安置和社会保障预留足够空间。

1.强化事前就业影响评估

构建全国统一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框架，

从人工智能渗透率、岗位替代风险、岗位结构变迁、

技能需求等维度设置评估指标。强化对重大政策、

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的就业影响前置评估，

对可能引发大规模失业风险的产业项目，强制要求

制订岗位安置和转岗方案，提升评估结果的约束

力。高效有序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推动

多主管部门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参与，对于存在明

显失业风险的政策，设置否决机制或附加条件，动

态优化产业扶持政策。

2.健全用工变化事中监测体系

加强对人工智能应用密集、传统产业集中的地

区就业监测，及时掌握岗位增减、工作任务重组、技

能需求变化、用工形态转变等岗位变化趋势。实行

岗位、行业、区域风险分级标注，对高替代风险领域

划定重点干预清单，动态更新风险等级，精准捕捉

结构性风险，引导劳动者提前规划转型路径，实现

提前预警、精准干预。推动监测数据向行业协会、

工会、研究机构开放共享，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风

险识别网络。健全人工智能规范与监管框架，强化

对新兴行业劳动关系的监管，避免数字鸿沟、算法

歧视等问题。

3.完善事后救济与转岗支持制度

探索人工智能替代岗位补偿制度，明确大规模

人工智能替代人力的企业转岗支持义务，对于引入

人工智能导致一定规模以上裁员的企业，强制其制

订并实施转岗培训计划，承担相应的再就业支持责

任。设立技术转型社会缓冲基金，重点覆盖受技术

影响较大的行业从业者和转型困难群体，专项用于

受影响职工的转岗培训和过渡期生活补助。

（二）优化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模式

人力资本结构性供需错配，核心症结是产业技

能需求传导至人才供给链条冗长、联动机制不通

畅。要把投资于人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劳动者

能力提升贯穿产业转型全过程。

1.加强产业导向型技能需求动态预测

依托产业技术路线图，整合社保参保、网络招

聘、产业投资、技术专利、区域产业布局等数据，搭

建多源数据融合的动态技能预测平台，精准研判技

能需求变化与发展方向。按行业细分搭建监测模

块，优先布局人工智能深度应用、用工波动显著领

域，各地结合主导产业强化差异化监测，实时掌握

岗位增减变化。打通人社、教育、工信等政务数据

通道，联动行业协会、头部招聘平台共建共享数据

生态，定期发布行业技能趋势报告，为院校优化专

业课程以及劳动者规划职业路径提供精准指引。

2.推动教育模式从长周期向敏捷化转变

推行模块化短时技能课程，在现有专业框架内

搭建可自由组合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按需快速增减

教学内容，精准匹配岗位专项技能。加大智能通识

必修内容普及力度，将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素养、人

机协同能力列为院校通识必修课，夯实高校毕业生

适配智能就业场景的基础能力。开辟新技术、新产

业课程备案绿色通道，压缩课程落地周期。聚焦产

教融合，建立高校与产业园区结对机制，增设人工

智能等交叉学科，开发“AI+专业”微课程；深化校企

协同育人，吸纳企业技术骨干参与课程研发，贴合

一线实操需求。

3.构建全生命周期技能提升保障机制

聚焦劳动者终身技能迭代，完善配套支撑制

度，打通培训、认证、就业闭环。一是试点终身学习

个人账户。为全体劳动者建立专属学习账户，归集

技能等级、培训记录、资质证书信息，统筹政府、企

业补贴学习额度，实行账户资源跨区域流转，提升

培训适配度。二是开展重点群体定向转岗培训。

针对农民工、传统制造操作工、低技能服务业人员

等易被智能技术替代群体，推行订单式专项转岗培

训，确保内容贴合实操。三是打造培训—认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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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体化服务。建立社会化通用技能认证体系，量

化培训成果，强化培训机构与企业对接，定向推送

就业岗位，实现技能提升到稳定就业的全流程

闭环。

（三）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

技术自主调节下岗位替代效应往往先于新岗

位创造，要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积极对冲失业

冲击、释放就业扩容潜力。

1.搭建新职业快速认定培育体系

加快开通新职业快速认定通道，由人社部门牵

头，联合行业协会、头部企业简化申报审核流程，支

持行业、企业直接申报成熟新兴工种，压缩认定周

期，同步配套岗位能力标准，广泛吸纳从业人员意

见，制定贴合实操的评价规范。同时，完善社会化

技能等级评价，授权企业、行业院校开展等级认定，

畅通新职业人才成长通道。

2.推动传统产业人机协同赋能

一是打造就业转型示范场景。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导向，以项目补贴、税收优惠、贴息、奖励等方

式，重点扶持依托智能技术拓展业务、增设岗位、改

善劳动环境的企业，培育制造业数字工厂协作岗

位，壮大服务业智慧零售、智能物流配套岗位，以标

杆案例带动行业就业转型。二是探索适配人工智

能效率红利的分配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

开展人工智能增效共享试点，推动产业转型红利惠

及普通劳动者。三是提升劳动者人工智能素养，充

分发挥人工智能融合作用，推动职业院校、技工学

校与龙头企业共建“AI 协作人才订单班”，培养更多

既懂人工智能，又懂制造业的复合型人才。

（四）加快弥合地区人工“智能鸿沟”

“数字鸿沟”侧重网络接入均等化，而“智能鸿

沟”主要涉及算力、数据、算法，具备规模报酬递增、

数据正向循环特征，若无政策干预，可能致使区域发

展差距持续拉大，欠发达地区优质劳动力持续外流。

1.补齐区域性算力基础设施短板

加快完善西部地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依托国

家算力枢纽布局中西部地区区域性算力与边缘计

算节点，立足本地产业需求，打造低成本公共算力

服务，充分利用当地清洁能源实现绿色运营。加快

布局数据标注、内容审核产业基地，依托中西部地

区劳动力优势，出台场地、税收优惠政策，培育规模

化数字服务集群，拓宽本地就业渠道。搭建跨区域

算力共享调度平台，推行算力梯度定价、能耗指标

置换机制，盘活闲置算力资源，降低中西部地区企

业用算成本。

2.创新跨区域就业协作范式

深化东西部地区产业与就业协作，依托产业飞

地模式搭建远程就业工场，推行“定向输送、全程跟

踪”模式，推动东部地区人工智能企业与中西部地

区结对共建，由东部地区输出项目和技术平台，西

部地区供给场地人力，落地数据标注、在线客服等

远程岗位。加快培育西部地区数字产业生态，分层

培养基础操作、数据分析、项目管理人才，推动简单

加工向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升级。推动人工智能赋

能从一线城市转向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领域，推广

浙江“人工智能助老”和广东“数字工匠”经验，让技

术红利下沉至农村、老龄群体和普通工人，着力缓

解区域就业失衡。

3.开展全域数字技能提升培育

实施中西部地区全民数字素养提升专项行动，

推动数字智能课程列为职校、继续教育必修课，线

上线下联动缓解师资短缺难题，聚焦智能工具运

用、人机协同、数据处理等实用技能，大规模普及人

工智能实操培训。搭建全国统一普惠数字技能认

证平台，以实操能力为评价核心，不受地域、学历限

制，技能证书直接对接远程就业市场，畅通劳动者

就业渠道。

（五）缩小就业质量结构性差距

伴随人工智能全面改造产业用工形态，岗位分

化、权益差距等问题持续显现，必须将就业质量摆

在产业转型与就业协同发展突出位置。

1.构建适配智能转型的多维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编制就业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将岗位稳定度、

薪酬收入、社保参保、劳动安全、职业晋升、劳动者

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对各维度指标加权测

算，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周期横向纵向对比，为

政策调整提供直观量化依据。实行分行业差异化

评价标准，区分现代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平台经

济用工特征，重点研判智能化改造带来的劳动强

度、人机协作、工作自主性变化，紧盯新业态灵活用

工下的保障短板。

2. 强化以优质用工为导向的政策激励与资源

配置

把高质量岗位供给纳入招商引资、产业扶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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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考核范围，对用工规范、薪酬保障完善、成长通

道清晰的企业，给予用地、税收、融资专项倾斜；对

单纯依靠低保障灵活用工压缩成本的企业设置制

度门槛，督促改善用工条件。在政府采购、政府工

程项目招投标中增设用工质量评审条款，同等条件

下优先选用用工合规、就业质量优良的市场主体。

3.完善就业质量监测预警发布机制

依托人社就业登记、社保、企业用工监测系统

搭建全域数据网络，增设人工智能转型专项监测模

块，归集分行业、区域、重点群体就业质量数据，建

成实时更新的标准化数据库。定期编制发布年度

就业质量白皮书，重点剖析智能技术普及引发的岗

位结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格局变化。提升就业

服务智能化水平，搭建全国统一的智能化就业信息

平台，集岗位归集、智能匹配、补贴兑现于一体，实

现就业服务“一键直达”。

（六）构建适配新型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形态的转变要求社会保障体系加快适配

性改革，进一步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模式，扩大

风险覆盖范围，更好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1.健全劳动关系认定与权益保障制度

加快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科学区分不同用工模式下的法律关系，对符合劳动

关系情形的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对不完全符合但企

业实施劳动管理的，要求企业签订书面协议，清晰

约定双方劳动报酬、工作条件、休息保护、纠纷处置

等权利义务。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健全劳动争议

多元调解处置机制，优化纠纷受理、调解、仲裁衔接

流程，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切实化解用工矛盾，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

持续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实施范围，深化试点改革，健全适配灵活就业场景

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结合新业态弹性工作特征

细化职业伤害认定标准，大力推广按日、按单参保

等灵活参保模式。搭建全国统一职业伤害保障数

字平台，厘清政策职伤险与商业意外险互补关系，

做好险种衔接，避免出现保障中断、缺失情况。鼓

励支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健全

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养老保险制度，设立行业互助保

障基金，由平台、行业协会共同筹资，补充医疗、意

外等延伸保障。

3.推动平台企业公平制定劳动规则

严格落实《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

行）》，将计价计费、订单派单、时效考核、劳动报酬

核算等算法规则纳入集体协商与企业民主管理范

畴，打破平台企业单方制定用工规则的模式，推动

劳动者代表参与规则制定，对劳动定额、派单算法

进行合理规范。推动建立统一的行业劳动定额标

准，科学管控工作任务总量，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

基本权益。聚焦订单分配机制、平台收入抽成比

例、劳动者工作时长、考核惩戒机制等重点内容开

展监管规范，约束平台不合理考核、高强度派单等

行为，从规则源头维护劳动者劳动权益。

注释

①陈斌开：《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经济日

报》，2026 年 4 月 22 日。②数据来源：《国务院关于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③曹

博，黄腾：《积极关注“AI 换人”对劳动者权益影响 把

效率红利转化为收入红利》，《中国经济时报》，2026 年 3 月

20 日。④ 《中国信通院：2025 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超

1.2 万亿元 同比增 40%》，中国新闻网，2026 年 8 月 3 日。

⑤ 《教育部：2026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270 万人》 央广

网，2025 年 11 月 20 日。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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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Synerg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echanism of Impact，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Luo Zhe  Shi Biao
Abstract： The global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s accelerat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 􀆳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lso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labor skills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On the one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reates a large 
number of new job opportunities by giving rise to new business forms， expanding the scale of industries， and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On the other hand， by promoting the intelligent， high-en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t 
improves labor productivity， replaces routine tasks， and raises skill standards， leading to deep adjustments in the total 
employment， structure， and qualit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ynergy betwee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people 􀆳 s well-being. 
However， at prese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still faces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effects of employment， weak coordination between macro policies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difficulty in matching human capital 
supply with market skill demand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abor income shares， and an im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new 
employment form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b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ssessment mechanism for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optimize the matching mode of human resources supply and demand， bridge the regional gap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arrow the 
structural gap in employment quality， build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new labor relationship， actively 
adapt to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and help wit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mployment.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mployment； Structural Imbalanc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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